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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最大IP，也为历

史的“当代想象”提供了贴近现实、契合时代症候的

灵感。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融合，不仅剧集艺术形

态及其叙事结构与模式随之演变，在年轻态和新表

达的受众思维传播策略下，电视剧、网剧对个体成长

和自我价值的聚焦也日益突出，关于“家庭”和“父

母”的描写趋近社会生活的“日常光线”，在逻辑自

洽的艺术真实中尽可能给出解困之法。同时，还开辟

了古装剧新的表达空间，从中提炼触发大众“共情”

的现实价值。

2014年开始，我国的电视剧对“家”的主题表

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创作倾向。从《父母爱情》《欢乐

颂》《都挺好》《因法之名》《情满四合院》《安家》

《完美关系》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下文简

称《知否》）和《大明风华》，题材不同、类型各异、

行业有别、年代跨度和社会时期各异，但都从不同角

度或显或隐地深入观照了“家”的本质及其对个体

成长的影响，还不约而同地涉及原生家庭的叙事视

角，探讨人类心理极端化倾向背后种种言行表现。创

作者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以现实主义

态度和人文主义情怀挖掘题材的内涵深度，探索新

的表现形式，重构通俗叙事社会价值空间的努力，表

现出可贵的专业性与创新意识。

一、现实题材剧集直面伤痛也传递爱和温暖

电视剧“大众文化”的传播属性与根植于戏剧

冲突的艺术本体性，决定了现实主义创作必然以呈

现影响大众生活的“社会议题”为己任，而其影像逼

真地反映现实的强大功能，也在奠定其与时代同步

“在场”的类型意义，并在“社会性冲突”的想象性

解决问题的探讨中完成艺术使命，积极作用于人生。

正逢国家盛世，“献礼剧”虽是近年中国电视剧

市场的主流，但同时也未疏于对大时代背景下个体

命运沉浮和人性善恶的书写，温暖现实主义、理想

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从宏观与微观、艺术与产

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层面将类型剧创作推向

深入。2017年是中国电视剧喜迎党的十九大召开的

“内容品质提高年”，《人民的名义》《鸡毛飞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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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满四合院》《黄大年》《猎场》《急诊科医生》

《外科医生》等对“时代价值和道德负重者”的立意

格外感染人；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之际缔造了“现实

题材回归年”，《最美的青春》《大江大河》《黄土高

天》《正阳门下小女人》《北部湾人家》等在征用文

化记忆的话语生产中抒发着怀旧、感恩和理想主义

情怀；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重温

辉煌和讴歌时代之余，献礼剧的大众化转向吸引了

各阶层、年龄观众的拥趸，而现实题材电视剧对“小

家”的呈现，剥去了以往温情脉脉的面纱，聚焦童年

阴影、青春伤痛、原生家庭遗祸、中产焦虑等心理和

情感，在亲子关系、子女教育和中年危机的命题上都

做了多角度的延展与写实，精准地击中社会痛点，话

题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如《都挺好》《小欢喜》站在

反思立场从两个极端深描家庭情感生活导致的创伤

体验，对“父母形象”的重构及其“权利边界”的思

考具有突破性，揭示出“不合格父母”对子女的偏爱

与漠视，“过分关心子女的父母”给予的令人“窒息”

或“抑郁”的爱，往往都是子女在成长中的难以承受

之重。

教育题材的《小欢喜》《少年派》的叙事主线

都是围绕高考家庭，上演着父母和子女因教育问题

触发的各种烦恼纠结，有着相近的结构：三个备考

家庭、健全家庭的“虎妈猫爸”、单亲或留守家庭

的亲子困惑，以及教育理念和沟通方法的迥异。然

而，电视剧对因教育理念产生摩擦这一共同主题的

诠释在发生变奏，从《虎妈猫爸》《小别离》中夫妻

双方的矛盾，扩展到父母与子女间的剑拔弩张或智

斗，孩子性格养成深受原生家庭和父母过度干涉的

影响的创作立场非常鲜明而直接，如同《小欢喜》

开篇的点睛“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也正因

此，年轻观众纷纷从中找到了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原

型，感慨良多。

现实题材电视剧《欢乐颂》《大江大河》到《都

挺好》都或多或少展现了原生家庭对子女造成的影

响乃至伤害。《都挺好》首次正面直视了父母的偏执

带给子女一生的后果，白描一种黏稠而苦涩的亲情

关系，真实还原生活的五味杂陈。该剧并非着意谴责

父母的过错，只是呈现一种司空见惯的集体无意识的

“恶”，并给出自我调节和人格升华的药方。故事最

后，大哥苏明哲从拒绝长大的“彼得潘”开始意识到

自己的冷漠武断和对妻儿的责任疏忽；二哥苏明成

不再是“巨婴”“妈宝男”，承担错误，重新做人；苏

明玉在大哥、二哥和父亲发自内心的愧疚与忏悔中释

然，她“购买祖屋”的举动不仅意味着放下心结与过

去和解，更是渴望回归“家是港湾”的心愿补偿，剧

中开头和结尾那条通向“老宅”的深巷，正是萦绕苏

明玉心中最深的执念，也是中国人“家和万事兴”的

朴素理想。

所有受到原生家庭伤害的孩子，成人后心中都

会有一个自己惧怕的黑洞。《安家》中性格温厚的暖

男店长徐文昌衔着金钥匙出生，但母亲的自杀让他

断绝父子情，痛恨夫妻感情出轨现象，在自己的婚姻

中也永不原谅过错方；《完美关系》中的公关大神卫

哲，父母失败的婚姻，让他有男女亲密关系障碍，成

为不婚主义者，并患有职业带来的急性焦虑症；《欢

乐颂》中的樊胜美看似时尚娇媚，职场上也长袖善

舞，而来自母亲的盘剥和原生家庭的阴影，令她的性

格敏感、自卑、多疑、逆反；《安家》中的房似锦出场

时坚硬强势，缺乏妙龄女性应有的温柔甜美；同样，

事业有成、多金貌美的苏明玉也不柔软，性格刚强，

在职场和生活中都像男人般强悍，能和异性成为闺

蜜般的好友，却无法掌控一段男女间的亲密关系……

离家、挣钱、成功是这些深受家庭伤害的女孩们最

初唯一的奋斗目标。来自原生家庭的父母的影响将

伴随子女终生，正如阿德勒所言“幸运的人一生都被

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电视剧作

为一种减压、解惑、纾困的大众娱乐样式，担负着传

播正向价值的媒介使命。因此，这些都市家庭剧的

叙事方式和结局处理，都是让女性苦主在“何处为

家”的迷茫困惑中，经历与原生家庭剪不断理还乱的

亲缘抗拒、无休止的物质压力、超常的心理煎熬，最

后，她们情感爆发，结局无一不是选择“放下”，而非

对峙和清算，所希望得到的只是来自父母的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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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意，获得疗伤自愈的解药，重燃对“家”的信心。

无论是“家庭空间”还是“行业领域”，都如同

“一扇窗户”或“一面镜子”，照见人性和欲望，也

折射时代变化和社会心理的沿袭，是价值观的博弈

场，叙事就是在现代权力运行机制下呈现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从失衡走向平衡的过程。

二、我国电视剧中的原生之殇及其文化成因 

“原生家庭”是西方社会学、心理学的概念，其

近两三年在中国升温的很大原因是电视剧《欢乐颂》

《都挺好》的热播以及社交媒介的推波助澜。但对

此不可过度解读，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决定了中国

电视剧对原生家庭的表现与西方相比，具有不同的

艺术侧重。西方注重精神分析层面的心理或人性的

问题，在家庭对子女人格养成的影响中，童年的创伤

记忆往往成为个体陨灭的“黑匣子”，这是许多欧美

影视作品经常触及的主题。中国则叠加了历史积淀、

文化习俗和全球化时代多元价值与现代文明的冲击

等复杂因素，不将原生之痛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的

“重男轻女”“代际冲突”，更不将子女的不幸完全

推给原生家庭。樊胜美、苏明玉、房似锦、马邦尼等

女性，即便六亲无靠完全凭借一己之力自救逆袭，依

然要面对中国社会普遍的“养老”困境，也同样履行

着家族义务，其中，“孝文化”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惯

性不可低估。但面对中国经济奇迹般崛起，获得“用

三十年走过别人三百年的路”的自豪时，也要正视农

耕文明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事实，社会阶层快速更

迭中被甩在身后的观念迟滞、收入分化、城乡差别、

两性不平等、教育制度改革等矛盾，加大了中国社会

的撕裂感。原生家庭、父母对孩子成长和未来的影

响，大大超过了来自社会和学校的干预。

此外，以往家庭伦理剧当中的“婆媳失合、一地

鸡毛”的情节模式走入死胡同，拓展“家庭伦理”更

广阔的社会、个体、精神等层面的内涵，便成为这一

类型剧作创新的方向。家庭伦理的历史粘附性与现

代价值的激烈碰撞，使越来越多的人饱受精神心理

等问题困扰，从而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议题进入通

俗话语，比如巨婴现象、精神分裂、阿尔兹海默症、

原生之痛等等。另外，成功的人物塑造仍然是讲述一

个好故事的颠扑不破的艺术定律，相对于穷尽各种

奇葩之举的婆婆和妈妈的形象，以及深沉的父爱和

代表传统父权秩序的威严形象，“作爹”形象少见且

颇具讽刺喜剧“笑果”，有审美新意，也能取得意外

的艺术突破，更容易在社交媒介中吸引人的关注。

事实上，中国电视剧对“父母形象”的塑造经过

了神化、祛魅、写实的过程，深深地打上了“代际”烙

印。无论是孩子眼中的父母，还是父母对孩子的态

度，都在双向发生着逆向变化，一代甚于一代地消解

着传统长辈的“威严”地位，直到或在娇宠中长大的

几代独生子女，或平等如朋友般理想的亲子关系，或

惨烈如豆瓣网络小组“父母皆祸害”惊世骇俗的控

诉①。现实中，有“啃老”和“坑爹”的不肖子孙，也

有“坑儿女”的父母。但中国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和

传统文化心理强调“只有不孝的儿女，哪有不是的父

母”，使得关于中国家庭的传统话语模式是“严父慈

母”“父爱如山”，家庭关系尊崇“母慈子孝”“兄友

弟恭”的文化理想。即便近年来家庭教育剧中对父母

“女强男弱”的配置，也毫无“文化批评”意味，只是

真实地反映了部分现实。由编剧也是原著作者刘静

根据亲身经历改编的电视剧《父母爱情》在2014年

热播，是因其舍弃以戏剧冲突架构剧情，凭借平实的

生活化细节打动人心，所谓“静水深流”，之前，曾受

到不少质疑，人们习惯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金婚》

《金婚风雨情》等有着强烈戏剧冲突、在吵吵闹闹一

辈子中“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父母爱情。而《都挺

好》将“父母”作为反面形象和故事主角出现，公开

对父母进行更大胆、直白、彻底的“声讨”，为以往影

视剧所少有。从“调侃父母”到讨论“丑陋的爹妈”，

中国电视剧对“父母”正反面形象塑造的图谱从此完

整，不再脸谱化或遮遮掩掩地刻意回避“真实”。这

是社会开明、时代进步的结果，也是艺术源于生活的

现实主义创作诉求。

正因为中国是一个重孝道讲伦理的民族，家才会

“伤人”，对于父母养育子女方式的失职、不当也就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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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从伦理角度去解读。而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对

“母爱”“父爱”几乎“一边倒”的题材选择和溢美

塑造导致的失重，拉开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家丑

不可外扬”的文化心理无形中也遮蔽了发生在身边

却可能熟视无睹的粗暴，一些对子女造成情感或肉

体上伤害的极端父母，常常以爱的名义行使无约束

边界的权力，仅仅用一句“打是亲骂是爱”来解释。

《欢乐颂》《都挺好》《安家》热播期间，关于原生

之痛的话题之所以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正是因

为樊胜美、苏明玉、房似锦等所遭受的来自家庭的伤

害绝不是现实孤例或艺术虚构的个别。

“原生家庭”话题和讨论热度上升虽然是近年

来的事，但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孩子的成

长与未来，在许多年代剧、伦理剧以及都市爱情和罪

案题材等电视剧中并不鲜见，如《寻找回来的世界》

《过把瘾》《空镜子》《黑冰》《黑洞》，都多少涉及

原生家庭对人格和情感的影响。《黑洞》《黑冰》这

两部早期的涉案剧就触碰了家庭境遇、历史时代对

孩子的终身伤害，多了一层原生家庭之祸的意味。

近年来中国电视剧对原生家庭的反映，引导人

们审视与传统文化中的亲情关系截然不同的关于个

体成长、权力边界、心理健康等问题。而在多个层面

上对“不合格父母”的反思，最终都会指向美国心理

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提出的人格社会心理发展理

论。就是说，人的成长伴随终生，不只发生在青春

期，人格发展同样相伴人生每一时期，特定阶段累

积的矛盾和问题注定会在下一个阶段爆发，直到解

决。当然，破局的方法不一定是与“母体”和解，《都

挺好》《安家》让人看清一个事实，原生家庭很多时

候就像是一个潜意识的黑洞陪伴子女一生，就像苏

明玉和母亲的关系如同“最亲密的陌生人”，至死不

休，房似锦和母亲最终也无法沟通，只能各自“退一

步”。能拥有像佟年、江达琳那样的父母和家庭固然

是一种幸运，自我激励与调节才是更为重要的掌控

命运的路径。

从现实到电视剧、电影，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表

达渐渐深刻而自觉，从笼而统之一言以蔽之的代沟

概念，到“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反映代际问题、各种

理念差异，以至为不合格的母亲和不称职的父亲画

像，大众通俗叙事正在向还原一种“社会总体事实”

努力，将曾经因生养之恩而极尽颂扬却可能忽略生

命质量的父母，从人类学、社会学等更高的角度理

性思考。“父母”形象塑造跌下神坛和艺术谱系的完

整，结合了批判现实主义和温暖现实主义的要素，这

是一个时代性话题和艺术诉求。

电视剧本质上是追求“快乐原则”的娱乐产品，

生硬的说教自然不会产生快乐，提高反映现实的讲

故事能力，却可以在娱乐中自然生发教育意义，也是

艺术惠及人生的初衷。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原

生家庭，但可以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原生家庭环

境，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创作者努力创作引领社会、教

化人生、避免试错的大众娱乐产品。 

三、古装剧的原生家庭视角和正向价值传达

原生家庭施加于子女的影响和创伤之惨烈，莫

过于古装剧、宫斗剧。天子之家吉凶莫测、生死未知

的子嗣繁衍与夺嫡之争，一直是宫斗剧的叙事焦点。

从《知否》《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大明风华》

中，都可见其从历史故事中提炼现代思想的创作意

图，盛明兰追求独立自由公平的成长之路，高门贵胄

子弟李必对死囚张小敬的顾念，身份优越的范闲为

随从滕梓荆的复仇，传奇皇后孙若微见证六朝兴衰

和临危治乱的曲折经历，折射了现代平等理念和人

民创造历史的思想以及历史发展规律，他们身上寄寓

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这些古装剧中的人物塑

造，实现了还原复杂人生和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价值

传播的有效结合，在有温度的命运传奇中实现了古

今的互通。 

《知否》《大明风华》都选择了家庭视角叙事，

从家事谈国事。《知否》携带的励志和逆袭元素通

过戏剧化发酵，暗合了青年人对成长的想象，其塑造

的古代女性盛明兰具有现代女性意识，这个从深宅

大院卑微地位中活出精彩的庶女，凭着“一切要靠自

己”的自尊自爱自强的心志，表现出不合流于世俗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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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遗世独立，奉行“永远别向后看”的乐观向上生

活态度。盛明兰和苏明玉是同样独立的女性，深受原

生家庭之苦，都有段不堪回首的成长往事，盛明兰与

盛墨兰的不和谐，如同苏明玉和苏明成的势如水火。

两部剧在题材上一古一今，阐发了同一个道理：独立

是女性一生最踏实的支点。

《大明风华》脱胎于网文IP《六朝纪事》，但编

剧做了颠覆式巧妙改编，摄取家庭化、生活化的人伦

叙事视角，使朱家五子在家长里短中演绎的朝堂后

宫故事，迥异于以往古装宫廷叙事模式，杂糅正史野

史、治国理政、家庭伦理、爱情、传奇、喜剧、悬疑等

类型元素，在古今之间融入现代思维和人情世故，较

好地平衡了历史和戏说、庄重和喜感、真实和虚构，

贡献了不一样的古装戏审美趣味。这种汲取家庭伦

理剧的合理因素，从人性角度构筑天子之家的日常、

交往和心机，从家庭和大家长的角度处理缠绕在一

起的政事家务。因此，既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风

云际会，又有天家君臣礼仪背后少见的父子亲情和嫌

隙，不仅展现帝王之家残酷无情的皇位之争，也呈现

真实的舐犊之情和纠结心境，写出了以往少有的天

家威严皇权下的人物质感。

从《知否》到《大明风华》，都是在家庭伦理框

架内展开的家族或王朝叙事，《庆余年》也是在一个

类似的“家庭关系网”中围绕“皇家血脉”建立起“家

人”般的情感驱动情节。这种人性化视角和注入现代

意识的价值观念的创作方向，拓展了古装题材的叙事

视野，或许会形成未来古装剧叙事的一脉气候。

四、结语

从2019年古装剧的家庭化叙事转向、现实题材

电视剧勇于触碰百姓关切的生活痛点和攸关未来的

议题，以及国剧近年来现实题材的强势回归和现实

主义创作所取得的艺术突破看，题材从来都不是束

缚内容创新的障碍。《父母爱情》以诙谐幽默的调

性，描写有悬殊门第之差婚姻“不和谐”中的相濡以

沫；《欢乐颂》通过数位女性的群戏，对阶层问题和

原生之痛犀利勾陈，展现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中的多

元价值；《破冰行动》在整体出色的群像叙事中，针

砭宗族、制度、文化中的灰色地带；《小欢喜》面对敏

感的代际情感摩擦，投以温暖克制的目光，冲突激烈

却不狗血；《都挺好》对“父母的不是”的批判前所

未有，丰富了“父母形象”谱系；《因法之名》从人本

角度探讨司法公正，摒弃了简单的是非好坏和正邪

对抗；《知否》《大明风华》从家庭伦理视角破题，从

古装剧叙事瓶颈及其负面社会价值中突围……这些

电视剧创新题材固有的类型表达，从不同角度展开

对“家”的多元想象和突破尺度的叙事，成为行业有

说服力的样本：创新永远是推动电视剧创作抵达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永动机，而现实主义

则是驱动创新的一把钥匙。 

注释：

①系2008年在豆瓣网成立，其中有各种各样倾诉

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备受挫折苦寻出路的声音，这些子

女批评父母的文章，远远超越了代沟和叛逆的反思，有

些案例甚至严重到“吃人”的地步。“父母皆祸害”是出

自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长篇小说《自杀俱乐部》中少

女杰斯的一句台词，这种极端命名凸显了人类社会存在

的一种恶行，它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责编：

王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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